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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战时生产顾问团在中国

杨 雨 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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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摘　要］１９４４年，已遭受多年战争摧残的中国经济急剧恶化，通货膨胀等危机频频显现。美国总统罗

斯福派美国战时生产局局长纳尔逊，两度率团来中国，美国技术专家组成的战时生产顾问团，帮助国民政

府成立战时生产局，组织战时生产，并商讨战后的经济重建事宜。这是美国战时经济援华的新举措，也是

协助中国加强战时经济的努力，同时亦为中美战后经济合作开辟了前景。

　　抗日战争后期，美国总统罗斯福（Ｆｒａｎｋｌｉｎ
Ｄ．Ｒｏｏｓｅｖｅｌｔ）派美国战时生产局局长纳尔逊
（Ｄｏｎａｌｄ　Ｍ．Ｎｅｌｓｏｎ）访问中国。纳尔逊带来的
美国专家，组成了美国战时生产顾问团（Ａｍｅｒｉ－
ｃａｎ　Ｗａｒ　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　Ｍｉｓｓｉｏｎ），帮助国民政府成
立 战 时 生 产 局 （Ｃｈｉｎｅｓｅ　Ｗａｒ　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
Ｂｏａｒｄ），组织战时生产，并商讨战后的经济重建
事宜。一般通史性的中美关系史著作，因侧重中
美政治、军事和外交关系，对于顾问团和生产局
着墨不多，甚至没有提及。随着中美之间的经济
关系越来越受到重视，对于中美关系史上相关经
济问题的研究，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成果。国内
外学术界专门论述顾问团与生产局的论文颇

丰①，但大多未能充分利用美国罗斯福总统图书
馆数量达３９盒之多的“美国战时生产顾问团援
华”卷宗，并且在一些看法上存在分歧。本文将
运用该档案，对过往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
商榷。

一　美国战时生产顾问团访华

１９４４年，已遭受多年战争摧残的中国经济

急剧恶化，通货膨胀等危机频频显现。纳尔逊于

９月和１１月，两度率团来到中国，了解中国现状
并设法解决问题。在其建议和促进下，中国成立
了战时生产局。

关于这一行动的背景，中外学者各抒己见。

大陆学者李安庆、孙文范认为：“中国战时生产局
正是在国民党统治陷入严重危机和美蒋矛盾空

前紧张的形势下问世的。”②美国学者柯伟林
（Ｗｉｌｌｉａｍ　Ｃ．Ｋｉｒｂｙ）认为：“纳尔逊使团是在中美
政府对于如何进行对日战争分歧最严重的时刻

被派往中国的。”③台湾学者林美莉认为：“促使
战时生产局制度行之于中国的重要因素，实是中
国政府对美国租借法案的配合。”④这些论述各
有侧重，但均没有进行综合分析。实际上，这是
美国在综合考虑了政治、经济和军事利益之后作
出的决定，其原因是多方面的。
首先，美国军事战略家认识到中国的战略重

要性。此时，中国对日本的抵抗力在日益削弱，
而一旦中国崩溃，将会给美国带来危险。如果中
国战败，陷入中国抗日战场的日本军队将会脱身
并投入到对美国的战争中，美国以后对日本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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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攻将会更加困难。因此，对美国来说，中国的
重要性是无法衡量的，让中国在对日战争中继续
发挥积极作用，可以缩短对日战争的时间①。
其次，罗斯福总统认为，让中国尽快取代日

本在远东的经济地位非常重要。纳尔逊也认为，
中国从战争中摆脱出来，作为主要的工业国家代
替日本，对美国和整个世界来说，都是很重要的。
但当时日本已经占领了远东的主要工业区，世界
上很多国家的经济，开始和日本越来越接近。这
对于战后国民政府代替日本贸易市场，领导亚
洲，是极为不利的②。
再次，美国认为，从维护世界和平来看，中国

成为一个强大、稳定、民主的国家，无论是在战争
期间还是战后，都会成为美国的一个很有价值的
同盟国；一个弱小、动荡的中国，则没有任何价
值，并且有可能成为冲突的根源。此外，中国是
苏联最大的邻国，中国的动荡或者中苏之间不良
好的关系都会影响到美苏关系③。
最后，纳尔逊赴华还与当时美国战时生产局

内部矛盾有关。纳尔逊作为局长，判断战争将近
结束，主张逐渐开始恢复平时生产，与副局长威
尔逊（Ｃｈａｒｌｅｓ　Ｅ．Ｗｉｌｓｏｎ）意见不同；军部方面对
纳尔逊的主张也表示反对，认为战争紧急，仍应
照旧增加军需生产。罗斯福总统左右为难，决定
借机派纳尔逊访问中国④。
纳尔逊此时访华，是与特使赫尔利（Ｐａｔｒｉｃｋ

Ｈｕｒｌｅｙ）将军同行的，这是美国为解决中国经济
和军事问题而同时采取的举措。二者互相补充，
致力于同样的目标，只是方式和侧重不同。纳尔
逊主要研究中国经济状况，以挽救中国经济危
机⑤；赫尔利则主要集中在军事和政治方面，协
调军事全局，以消除蒋介石与中国战区参谋长史
迪威（Ｊｏｓｅｐｈ　Ｓｔｉｌｗｅｌｌ）之间存在的问题⑥。
可见，美国是非常重视中国战时经济问题

的，其关注程度不亚于军事和政治，因此才会在
派赫尔利作为军事代表赴华解决军事问题的同

时，派纳尔逊前往中国解决经济问题。在美国看
来，中国经济如果崩溃，将连累对日作战和整个
世界战略，因此必须设法帮助中国解决困难，改
善生产和交通状况。纳尔逊起程前，曾对中国驻
美大使魏道明表示：“现在中国政府经济问题，殊
多困难，经济方面，以生产及交通为最要，生产步
降趋势，倘能挽回并提高，不仅予人民以新希望，
其他若干问题，亦可连带解决。”⑦

１９４４年９月，纳尔逊代表团抵达重庆后，会
晤各方代表，调查中国经济形势。１５天中，纳尔
逊和蒋介石、宋子文、翁文灏等就中国经济问题
会晤数次；和国民政府交通部、财政部、粮食部、
外交部、农林部、资源委员会、招商局等有关官员
也多次会谈，研究各部提供的经济资料；和美国
驻华大使、中国航空公司、美国花旗银行以及其
他美国在华公司的代表商讨中国的经济问题。
经过多方会谈以及调查，纳尔逊深感“中国

的经济情形甚为严重”⑧，中国方面远远没有发
挥其运用自身资源进行生产的能力。造成这一
状况的原因在于重庆国民政府各有关部门之间

缺少协作，以及生产无利可图、资金限制、物资缺
乏等。代表团还发现，国民政府部门过多，重叠
设置，以致效率低下，办事困难。美国对外经济
事务局驻重庆的代表告诉纳尔逊，在工作的时候
他们不得不与二十个不同的中国部门合作⑨。
此外，中国的工业多数是政府经营，政府对私营
企业的态度缺乏同情，很少从工业界挑选人员参
加政府，也不听从他们的建议，不允许私营企业
生产军需品。许多企业因缺乏资金，生产陷入困
境，政府却因害怕引起通货膨胀而不给予贷款；
企业也为了避免政府不断派人调查以及高利率

而不愿贷款⑩。
尽管经济形势严峻，国民政府也对此充满了

绝望情绪，但纳尔逊认为“尚未到束手无策的地
步”瑏瑡，他就振兴中国战时生产，提出了自己的看
法和建议。纳尔逊强调指出，中国不能期望美国
向其提供数亿美元的援助，而必须自给自足、自
负盈亏制定国家发展计划瑏瑢；同时亦指出中国不
能只依赖由印度空运物品，“应在国境以内生产
一切可在国内生产之军需及民用物品”。纳尔逊
还认为中国政府有若干政策阻碍生产，如财政政
策过于紧缩，政府对私营企业不予注意和援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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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，使生产无法发展①。
纳尔逊建议中国仿效英美，设立战时生产

局，改善中国的运输状况，提高有关运输设备的
生产，改善中国工业生产，尤其是钢铁生产。为
了实现工业生产标准化，中国政府必须聘请外国
专家②。

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，奉罗斯福总统之命，纳尔逊
再次访问中国。１１月１６日，中国战时生产局宣
告成立。为了帮助中国战时生产局拟订章程，纳
尔逊派他的助手洛克（Ｅｄｗａｒｄ　Ａ．Ｌｏｃｋｅ）与杰克
伯逊（Ｊａｍｅｓ　Ａ．Ｊａｃｏｂｓｏｎ），会同生产局局长翁文
灏的秘书吴兆洪一起工作，完成了一份“内容上
比美国战时生产局更为广泛”的组织法③，翁文
灏承认，该组织法的“主要内容是美国人所规定
的”④。纳尔逊的助理孔莱（Ｈｏｗａｒｄ　Ｃｏｏｎｌｅｙ）和
杰克伯逊，为加强战时生产局的工作，每日与翁
文灏等会晤，对于生产局的职权、工作目标、国内
生产与国外供应的配合、生产开支方法的改善、
中美经济合作的关键等问题，提出意见⑤。纳尔
逊还与国民政府各部门商讨有关中国战时财政

经济的各种问题，尽力协调各部与战时生产局的
关系，望其通力合作。随行的技术专家则前往重
庆附近各厂矿进行考察，然后向战时生产局提出
书面建议。
纳尔逊两次访华，主要致力于采取紧急措

施，促进中国的战时生产及相关的经济活动，
以提高中国继续作战的能力。他帮助中国战
时生产局争取来自中国政府各部门及主要金

融与工业集团的合作，使中国的战时经济努力
开始变得协调。纳尔逊带来的美国生产顾问
团，为中国工业生产增加产量、提高质量、降低
成本、提供技术服务。纳尔逊的访华，中国战
时生产局的设立，美国技术代表团的抵达，都
是美国战时经济援华的新举措，也是协助中国
加强战时经济的努力。

二　对战后经济合作的关注

美国学者柯伟林在文章中指出，纳尔逊访华
团遵循美国政府的总方针，重视战时生产，而他
的中国同行则执行国民政府的政策，重视战后工
业建设计划⑥。中国学者王勇也认为，美国的援
助注重战时经济，而没有考虑到中国经济的长远
发展⑦。笔者以为，这些观点不够全面。访华团
重视战时生产，这是它的主要任务，同时，也关注

着战后规划。
第一，美国政府并不是只重视中国战时生

产，罗斯福在给纳尔逊的使命中明确指示，要“对
中国战后经济状况特别是美国政府与战后中国

经济的关系，进行研究、分析并做出评价；应该研
究一下，战前日本的工业部门中，哪些可用于加
快中国的经济发展”⑧。这表明，美国政府派纳
尔逊访问中国的目的之一，即是为了让中国尽可
能快地在战后取代日本在亚洲的经济地位。
第二，纳尔逊在与蒋介石的谈话中，特别谈

到中国在战后取代日本贸易市场的问题。他指
出，美国认为中国在战后应居于亚洲领导地位，
但只有取代日本的某些贸易市场，才能够永久地
击败日本。如果中国不采取必要步骤以保证自
身经济的良性增长，中国称雄亚洲就无从实现，
同时也不可能承担领导亚洲的责任⑨。
纳尔逊认为，中国可取代日本的纺织工业。

“战前，日本人由于工资低廉和工作时间长，曾经
差不多包办了纺织业；当和平到来的时候……中
国只要有对等的地位，开了一个头，就不怕日本
人的任何正当的竞争。”瑏瑠除纺织业外，尚有许多
小工业，中美可以立刻进行合作，“如新颖之磁器
出品等等，过去日人在南洋及近东所占有之市
场，中国均可设法取而代之”瑏瑡。
纳尔逊对蒋介石说：“余心目中已有许多事

业，可以立刻由贵国民营企业家与美国工业家会
同进行。双方可先商讨如何合作，从何种工业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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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，在何地建设各项问题。此种办法之洽定，愈
速愈佳，在对日战事未结以前即可进行。对德战
事终止后，美国将有巨大生产力量，可以制造纺
织业之工厂，包括纺纱、织布、染色、印花种种步
骤。如中国能有全套之纺织业，中国不独可以供
给中国本身之需要，并可在南洋群岛、缅甸及北
非等地销售。故吾人应在此时即行开始，在日寇
逐渐败退时，即可分别建筑布置，使纺织业初具
规模。”①

至于具体合作方案，纳尔逊也有考虑：“在投
资纺织业和其他工业上，可由美国人和中国人共
同来做。”“在中国纺织工业建立方面，由中美合
办，美国出资６０％到７０％，中国出资３０％到

４０％，然后逐年由中国方面购买美国方面所持的
股票，直至中国人管理全部财产为止。”②为此，
纳尔逊提出可以设立数家中美公司，如５至１０
家纺织公司，可由美方先行提供资金③。在这
里，纳尔逊所关注的中美合作建设纺织业，主要
着眼于战后，目的是取代日本原有的统治地位。
第三，纳尔逊在访华结束后提交给罗斯福总

统的报告中也指出，中国在规划战时生产尝试上
的成功，如果能通过美国官方和商业渠道得到加
强，将使战后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更为密切④。
对于中国战后的经济建设，以及美国政府与战后
中国经济的关系，纳尔逊建议“中美密切合作，美
国方面可以提供给中国资本，包括物品及货
币”⑤；因为美国“国内市场已达饱和点，只有国
外市场才行……我们必须把货物输出到目前贫
瘠而急于工业化的国家。而中国，正如我所指出
的，准备发展若干种它所能维持的工业”⑥。
第四，美国国务院对纳尔逊在华工作的关

注，更能说明这一问题。国务院认为，纳尔逊的
在华工作，“虽然主要是与战时生产有关，但也涉
及到更长远的经济发展问题。这项工作应该同
国务院在同一领域中的工作建立有效的联系”。
国务院强调：“中国经济计划的基础是对美国的
依赖，现在和将来都是如此。这仅是美国在远东
地区不断增加的责任的一个方面。”为此，国务院
不仅支持纳尔逊在提高中国战时物资生产方面

所做的努力，而且在纳尔逊建议的基础上，提出
了关于战后中国工业化与经济发展的意见，以及
美国在工业化及经济发展规划方面的对华援助

方案⑦。
因此，从纳尔逊访华的背景，到罗斯福交付

给他的使命，再到纳尔逊向中国所提的建议，都
可看出，美国在１９４４年派出纳尔逊访华团的目
的和着眼点，并不像以往学者们强调的那样，仅
仅是因为中国当时的经济危机和对日战争危局。
很明显，除了要加强中国战时经济和作战能力
外，美国此时已经在调查和考虑与中国进行战后
经济合作的可能性了，中国战时生产局的设立，
不仅是为了促进中国战时生产，而且也是为中美
战后合作进行必要的准备和布置。

三　美国生产顾问团的在华工作

纳尔逊１９４４年第二次访问中国时，带来１３
位美国技术专家，包括炼钢、酒精制造、冶金、燃
料等专业人员。纳尔逊回国后，又挑选一批专
家，于１９４５年派赴来华，有钢铁、酒精、煤炭、纺
织、兵器、化学、电力、机床、有色金属加工、石油
天然气等方面专家等。这两批专家以及后来又
更换和补充的美国专家，组成了美国援华战时生
产顾问团，为中国战时生产局提供必要的技术指
导，帮助国民政府有效地组织战时生产，并配合
战后重建工作。
顾问团的组织机构比较简单，团长是纳尔

逊，他直接向美国总统负责。１９４５年５月１４
日，纳尔逊辞职，由洛克继任。顾问团总部设在
华盛顿，在重庆有代理人和副代理人。第一任代
理人是孔莱，第二任是基尔尼（Ａｎｄｒｅｗ　Ｔ．Ｋｅａｒ－
ｎｅｙ），他们负责顾问团的在华工作，每周都有相
关的报告、信件送达华盛顿⑧。
顾问团和美国各在华机构代表之间的联系，

是每周一次的例会。第一次会议在纳尔逊在重
庆的住处召开，出席人员有顾问团成员、美国驻
华大使、美国对外经济事务局的代表、战略服务
部门、战争信息部门、美国在中国战区的司令等。
纳尔逊离开中国后，每周一次的会议在大使馆继

·６６·

①

②

③

⑧

⑤　秦孝仪主编：《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———对日抗战
时期》第３编《战时外交》第１卷，第１９２页。

⑥　纳尔逊：《中国也能帮助我们》，《新华日报》，１９４５年

６月１８日，第３版。

④⑦　美国国务院编：《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》，１９４４年中
国卷，第２６３、２９３、２９６～２９８页。
《美国战时生产顾问团在中国》档案，第３９盒，美国罗
斯福总统图书馆藏。



续召开，由赫尔利大使主持①。
顾问团成员多担任中国战时生产局顾问，他

们在生产局内没有行政职位，但可以参加有关会
议，技术专家还可以参加技术委员会以及工业委
员会的会议。顾问团和生产局之间的关系是前
者向后者提供咨询、建议性质的意见②。
美国技术专家组成的顾问团，在中国从事的

是平凡但却重要的生产服务工作。这些专家组
成工业小组，调查主要生产单位的情况，勘察所
有可利用的资源，促进中国工业技术，协助进行
修理工作。该团在技术领域获得了较大的成功，
自１９４４年１１月到１９４５年春，把中国的军火及
与战争有关的原料生产，至少提高了２５％③。
顾问团在中国的工作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

个方面。
第一，详细了解中国战时经济情况，帮助中

国战时生产局制定基于实际的生产计划。
顾问团的专家准备了不同的调查问卷，但收

到的数据几乎不可相信，他们不得不到生产厂家
亲自了解情况。通过实地调查，顾问团了解了中
国的资源情况、生产单位的生产状况、运输部门
的运输能力；中国工业对原料、设备的需求；中国
对武器的需求是否必需等；甚至了解到哪里的管
理工作做得好，哪里做得不好④。
根据了解到的情况，顾问团制定了各种各样

的工业计划，包括钢铁、酒精乃至所有重要的战
时工业计划，给中国工业的战时发展以及战后建
设提出了建议，其中包括著名的“长江三峡计
划”。

１９４４年４月，中国战时生产局顾问、美国经
济学家潘绥（Ｇ．Ｒ．Ｐａｓｃｈａｌ）建议，在长江三峡建
造水力发电厂，同时兴办肥料厂，由美国投资并
提供设备⑤。１９４４年５月，国民政府邀请有“河
神”之称的美国著名水利专家萨凡奇（Ｊｏｈｎ　Ｌ．
Ｓａｖａｇｅ）博士来华，勘测水力资源。经过数月实
地勘查，在中国水电专家黄育贤、张光斗等人协
助下，萨凡奇完成了著名的《扬子江三峡设计初
步报告》。这个以发电为主的综合利用方案，被
视为当时水利工程的一大创举，一经披露，立即
在重庆引起了轰动⑥。纳尔逊也产生了浓厚的
兴趣，他向美国总统罗斯福推荐该计划，并向蒋
介石表示，“余将建议由美国国会通过５０年长期
借款与中国建筑”扬子江大闸⑦。萨凡奇的计
划，从纯粹的技术眼光看，是一个伟大的设计，但

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并不现实。１９４７年５月，国
民政府被迫宣布“三峡工程暂告停顿”⑧。

第二，基于已经制定的生产计划，帮助各生
产厂家实现生产目标。

顾问团制定的计划要通过中国战时生产局

付诸实施，为此，顾问团必须努力支持生产局，增
强它的权威，使生产局获得足够的物资和资金以
促进生产，生产局获得租借物资分配的部分权
力，部分程度上可以说是这种努力的结果。
此外，顾问团还努力使生产局领导液体燃料

委员会和煤炭管理委员会，也取得了成功。国民
政府经济部于１９４４年１２月、１９４５年１月先后
将燃料管理处、工矿调整处移交生产局，１９４５年

２月又决定将工矿调整处裁撤，原有事务归并生
产局办理⑨。这对增强生产局权力以统一指挥
战时生产有所帮助。
但是，在为增加中国战时生产所实施的政策

上，中美双方的看法是不一致的。美方认为，应
该支持所有的生产单位，包括小的厂家、低成本
的厂家、私营公司、国营企业等。但在中国，大部
分企业是国营企业或者受国家操纵，政府往往排
挤私营企业⑩。

第三，帮助中国重新制定战后生产计划。

１９４５年５月１４日，纳尔逊辞职，他的工作
由洛克继任瑏瑡。杜鲁门总统于８月１３日致函洛
克，决定自“胜利日”起，将美国战时生产顾问团
的使命再延长６个月至１年，并在战后重建等方
面给予中国政府切实可行的援助瑏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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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使中国处理好战后的经济问题，顾问团强
调以下两点原则：（１）中国对其将来的工业负有
责任；（２）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将以中国的偿
还能力为基础。洛克还制定了中美战后合作的
基本原则，约翰逊（Ｏ．Ｒ．Ｊｏｈｎｓｏｎ）起草了发展战
后中美贸易的报告①。

１０月，洛克向杜鲁门总统建议，美国战时生
产顾问团的在华工作应该终止，中美经济合作应
采取新的形式，以适应新的环境。杜鲁门同意了
洛克的建议，指示他于１１月终止顾问团的在华
使命②。

１０月１９日，洛克到达重庆，与中方商议成
立一个新的团体代替顾问团，即后来的最高经济
委员会，继续维持中美经济合作。１９４５年１１月

２６日，国民政府宣告最高经济委员会成立，主席
宋子文，副主席翁文灏，决定取消战时生产局。
蒋介石对洛克说，他希望美国政府向中国派遣经
济顾问团，和中国最高经济委员会一起工作，帮
助中国恢复经济。洛克认为，美国可以同意这一
建议，战时生产局的成立表明中美之间可以很好
地进行经济合作，不管将来怎样，中美之间从

１９４４年开始的合作将持续下去③。
总之，美国战时生产顾问团实地调查了中国

的资源供应状况，为国民政府的战时生产提出了
建议，并制定了现实可行的生产目标；顾问团努
力协调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，加强了中国战时生
产局，使生产局制定的生产目标得到不同程度的
实现。
中国战时生产局局长翁文灏在报告中，不止

一次提到战时生产的增加得益于美国专家的协

助。“本局成立之初，得力于纳尔逊先生之处甚
多”；“彼等对于过去本局工作之研究及开展，给
予了非常宝贵的建议。美国顾问的智慧及经验，
对于本局工作之推行很重要。假如本局对于战
时生产有所贡献，其成绩实应归于”他们。“美国
专家的帮助，使中国战时生产展开了新的一页。
他们来华时间虽短，但却能感觉到通过协作，必
能使战时生产成功地得到增加”④。顾问团的工
作也得到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高度评价，他曾
对美国国务卿说：“在我看来，有确凿的事实表
明，顾问团圆满完成了一个极有价值的使命。”⑤

四　美国生产顾问团的影响

美国政府派以纳尔逊为首的顾问团访华，以

及在顾问团帮助下成立中国战时生产局，对促进
中国战时生产和坚持抗战产生了积极作用。

首先，这是美国援华方式的一个创新。随着
中日战争的进行和美国对华政策的发展，美国经
济援华的方式在不断演变，规模在逐渐扩大，由

１９３９～１９４１年的易货贷款，到１９４１年设立平准
基金，再到１９４２年提供财政借款和租借物资，最
后到１９４４年派遣经济技术专家，直接到中国了
解经济问题，帮助成立中国战时生产局，设法促
进中国大后方的战时生产，这是美国援华前所未
有的新举措。正如中国学者张国镛和陈一容所
评价的那样，纳尔逊的使华，改变了美国过去单
纯“输血式”的对华援助，转而实行扶助中国增强
自身“造血”功能的策略⑥。

这里，笔者想对学者王勇的观点提出一点不
同意见。王勇认为：“虽然当时美国对中国经济
援助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，但以‘战时生产局’这
种方式援华却有很多的偶然性。选择纳尔逊来
华是因为美国战时生产局内部的矛盾所致……

而从蒋介石和纳尔逊的会谈中，很难看出蒋介石
对纳尔逊构想的完全赞同是经过认真思考之后

才做出的表态。”⑦

笔者以为，美国这种援华方式是必然的，不
是偶然的，因为这缘于美国对经济援助认识的一
个转变。在援华初期，美国主要向中国提供借款
和物资，这属于“输血”式的援助；而在后期，美国
逐渐认识到，仅靠“输血”无法支持中国战时经
济，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经济困难，必须有“造
血”式援助，即加强中国后方生产能力和经济建
设。因此，仿效美国战时生产局的做法，在中国
成立类似机构，以美国的经济技术促进中国战时
生产，就是抗战时期美国援华政策和方式发展演
变的必然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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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者，前文已经分析过美国派遣顾问团来华
的种种考虑，纳尔逊和美国战时生产局副局长的
矛盾只是一个次要因素，派人来华着手解决中国
经济和军事危机是当务之急。
此外，从蒋介石和纳尔逊的多次谈话记录中

可以看出，纳尔逊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分析，蒋介
石十分赞同，对其设立战时生产局的建议也表示
完全同意，并希望他亲自主持该局工作①。对于
纳尔逊访华的成果，蒋介石非常满意，他在致罗
斯福总统的电报中说：“赫尔利将军及纳尔逊先
生来华，不仅我中国军事与经济获益良多，而于
我中美两国军事与经济上之合作，亦将奠立坚实
之基础……纳尔逊先生所提供之意见，余完全赞
同，今彼回国一行，余希望阁下于最短时间内，最
好一个月以内仍令来华，与余共同工作，以规划
中国之建设。”②

美国战时生产顾问团来华，标志着美国对中
国的经济援助，不只限于金钱和物资，而拓展到
人员、技术和生产援助。这使得美国经济援助的
范围扩大，对中国抗战和战时经济的帮助也更全
面和广泛。在纳尔逊来华之前，蒋介石一直认为
美国未能给中国以实际援助，“以往美国朋友只
说中国无办法，而从未建议改善之办法。阁下来
后，可以使此局势改变，余甚乐观”③。
其次，中美之间在战时生产等方面进行的经

济技术合作，对战时中国的经济建设产生了一些
积极作用。
抗战后期，遭受多年战争摧残的中国经济急

剧恶化，工农业减产造成国内物资严重不足，运
输中断造成国外物资运不进来，这是中国经济基
础动摇和通货膨胀无法控制的根本原因。美国
技术专家组成的生产顾问团，以美国战时生产的
经验，帮助中国建立了战时生产局，指导大后方
加强战时生产。中国战时生产局自１９４４年１１
月成立起，至１９４５年１１月取消，历时一年，对整
理后方破败工业，增加前方军需供应，促进战时
经济发展，都发挥过一些作用，对西南、西北的开
发也起到一定作用。战前重庆只有一家水泥厂，
没有一家机器工业，但到抗战胜利时，重庆已成
为大后方工业集中区域。此外，昆明、桂林、西
安、宝鸡、汉中、兰州、衡阳等地都建立了各种近
代工业。有人因此评论说，西南西北的经济开
发，至少提前了５０余年④。在战时生产局和美
国顾问团的帮助下，后方工业生产状况有所改

善，工业技术也有提高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进
了中国坚持抗战的经济实力。
但是，由于生产局成立时间晚，工作时间短，

自身存在种种问题，与国民政府各种经济机构之
间关系协调困难，再加上国统区公私企业管理混
乱、经营失调、生产落后等弊端，美国顾问团的来
华和中国生产局的成立，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
民政府的经济危机。
再次，美国技术专家组成的顾问团来华，加

强了美国与中国的经济技术联系，也加强了美国
对中国经济的影响。
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，罗斯福曾派特使居里

（Ｌａｕｃｈｌｉｎ　Ｃｕｒｒｉｅ）两度来华，此后又有平准基金
委员会委员福克斯（Ａ．Ｍａｎｕｅｌ　Ｆｏｘ）和美国财政
部代表柯克朗（Ｈ．Ｍｅｒｌｅ　Ｃｏｃｈｒａｎ）等来华，与蒋
介石及国民政府商讨中国经济问题，所谈内容十
分广泛。基于对支持中国抗战经济的共同认识，
中美两国在借款、贸易、货币、外汇、金融、财政、
交通等领域，进行了多种合作与努力。１９３９～
１９４１年间的中美桐油、华锡、钨砂和金属借款，
以及中美之间的易货贸易，不仅为中国提供了抗
战必需的物资，也为美国工商业发展提供了原料
和市场。１９４１年中美成立平准基金，进行货币
金融合作，抵御日元进攻，加强了法币与美元的
联系。１９４２年，国民政府利用美国５亿美元财
政借款，从美国购买黄金，发行美金公债，以收购
回笼法币，平抑物价，减轻通货膨胀。中美之间
的这些经济活动，都促进了中美经济关系的展
开。１９４４年，美国战时生产顾问团的访华和中
国战时生产局的成立，使中美之间的经济合作从
贸易、外汇、财政等领域，拓展到物资、生产、物价
等领域，进一步扩大了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。纳
尔逊继居里、威尔基（Ｗｅｎｄｅｌｌ　Ｗｉｌｌｋｉｅ）和副总统
华莱士（Ｈｅｎｒｙ　Ａ．Ｗａｌｌａｃｅ）访华之后，作为美国
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，与中国最高领导人蒋介
石多次晤谈，诚恳交换彼此意见，并与国民政府
其他高层官员切实商洽，对于加强中美两国的相
互沟通、了解和理解，都无不裨益。美国战时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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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团来华，帮助中国成立生产局，并提供对战时
生产的技术指导，不仅使中国经济获益良多，中
美两国之间的联系，也因此得到一定程度的增
强。生产局成立后，在中美专家的努力下，促进
了中国战时的生产，表明中美之间可以很好地进
行经济合作，为战后中美经济继续合作提供了经
验，奠定了基础。
在战时生产局成立之前，国民政府内已有不

只一个经济事务机构，其中较为重要者有经济
部、工矿调整处、资源委员会和贸易委员会等，在
这些机构之外又另设一个战时生产局，不能不说
主要是由于美国的大力推介。而中国战时生产
局又是在美国人建议和指导下成立的，其系统和
组织结构，也多仿效美国战时生产局。生产局的
各部门，基本上都是按照美国战时生产局局长纳
尔逊提交的组织系统图建立起来的。在１９４２年
中国运用５亿美元借款时，美国财政部向国民政
府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，甚至想监督借款的使
用，但都遭到中方的拒绝和抵制。然而此时国民

政府几乎完全仿效美国战时经济机构成立中国

战时生产局，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美国对中国经济
影响的加强。当然，纳尔逊对中国经济的建议，
对于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有一定指导意义，对国
民政府战时经济政策也有一定影响。
最后，也应该注意到，顾问团在促进中国战

时生产的工作中，通过中国战时生产局，了解到
中国的经济情况，获得了许多经济资料。所以，
生产局的成立，也为美国获得有关中国经济情报
提供了一个媒介。这些经济资料传到美国后，为
战后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渗透奠定了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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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上接第４７页）做官的北人（蒙古、色目和北方汉
人）的讲述，有的则是江南士人间的多层次传播，
中间加进了一些主观内容，但大部分知识很明显
是从游历过大都的江南士人那里流传开来的。
在元代知识南传的过程中，到过上都的江南士人
无疑起到了最重要的媒介作用。

五　结　　论

上都是元朝最重要的草原都城，对于生活在
江南的士人来说，是非常陌生的。自元朝中后期
开始，江南士人通过扈从、游历等方式来到这里，
为这座城市增加了一些亮丽的色彩；在皇帝举行
的宴会、狩猎、游皇城、放走等活动中，出现了江
南士人的身影。江南士人歌咏上都的诗文，成为
元代文学中的瑰宝。
江南士人在上都的生活非常清闲，这为他们

游览上都景色、参加皇帝的宴会和士人之间的诗
文唱酬提供了有利条件。江南士人的诗文，对上
都的宫殿、皇帝的活动、上都的自然景色、风土民
情都有记载，成为在江南传播的上都及其相关知
识的重要来源。通过这些诗文的刊刻、流布，大
量关于上都的知识更加广泛地传播开来，成为江
南居民茶余饭后的谈资。这些知识，满足了江南
社会对元朝认识的内在需求，也为当时的知识体
系增进了一些新的内容，有利于文化发展和民族
间的包容与涵化，也有利于元代社会的稳定与繁
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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